


一、小说语言的基本功能 

       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符号，文字也是一种符号。小说

就是用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展示如绘画摄影般生动鲜活的

画面。离开语言就没有了小说。所以，小说就是用语言摹

写人生百态，包括人生幻象。从一定意义上界定，小说语

言的基本功能就是描摹。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的基本

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一切印象感觉以形态的语言。” 



        高尔基在《我怎样学习和写作》里还说过： 

        “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

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中每个人的身上，把他们最

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

等等抽取出来，再把他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

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能用这种手法创造出‘典

型’来，而这才是艺术。” 



        因此，凡是文学语言都具有这种描摹功能，都具有

某种形象性。需要强调的是，描摹跟描写是不一样的。

描摹是创造一个世界，描写仅仅再现一个世界。描写是

狭义的，描摹却是广义的，描写包含在描摹之中。所以，

小说的直接目标就是刻画人物、描写环境、烘托气氛、

酝酿感情。无论叙述、对话、分析、推理都离不开语言，

都起着描摹人生的作用。 



        因为小说描摹人生的基本功能，使小说具有独到的

形象性和浮雕性。也使描摹语言在小说中占了绝大部分。

下面我们举一个《水浒传》中的例子，从中可以了解小

说语言的奥妙和吸引读者的原因，从而发现小说语言具

有的一些共同特点。 



（一）小说语言的时空感 

         小说语言的时空感，指的是小说语言既有空间的立

体感，又有时间的流动感。 

       请看《水浒传》第4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

大闹五台山》，“花和尚”鲁智深又破戒溜出寺庙，下

山喝醉酒归来： 



        “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涌上来，

跳起身；口里道：‘俺好些时不曾拽拳使脚，觉到身体

都困倦了，洒家且使几路看。’下得亭子，把两只袖子

掿在手里，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发，只一膀子，

扇在亭子柱上，只听得刮剌剌一声响亮，把亭子柱打折

了，坍了亭子半边。门子听得半山里响，高处看时，只

见鲁智深一步一颠抢上山来。两个门子叫道：‘苦也，

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便把山门关上，把栓拴了。

只在门缝里张望时，见智深抢到山门下，见关了门，把

拳头擂鼓也似敲门，两个门子哪里敢开。” 



        通过这一段小说语言的描述，读者清楚“看见”

鲁智深自山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踉踉跄跄、跌跌撞撞，

在半山亭耍了一回酒疯后，上到了山顶文殊院紧闭的

山门跟前。很清晰的，时间感和空间感都具备了。 



（二）小说人物语言的独立性 

        小说人物语言的独立性，指的是小说的人物语言

是独立存在的，直接面向读者。 

       譬如“花和尚”鲁智深在小说里说的话和作者说

的话是不一样的。仍以《水浒传》第4回《赵员外重修

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为例： 



         “智深敲了一回，扭过身来，看了左边的金刚，喝

一声道：‘你这个鸟大汉，不替俺敲门，却拿着拳头吓

洒家，俺须不怕你。’（智深）跳上台基，把栅刺子却

似掘葱般拔开了；拿起一根折木头，去那金刚腿上便

打，簌簌地泥和颜色都脱下来。门子张见道：‘苦

也！’只得报知长老。智深等了一会，调转身来，看着

右边金刚，喝一声道：‘你这厮张开大口，也来笑洒

家。’便跳过右边台基上，把那金刚脚上打了两下，只

听得一声震天价响，那尊从台基上倒撞下来，智深提着

折木头大笑。” 



         其中“花和尚”鲁智深大闹山门——进而大闹五台

山时说的两句酒话，可知小说的人物语言是独立存在

的，直接面向读者诉说的： 

        “你这个鸟大汉，不替俺敲门，却拿着拳头吓洒

家，俺须不怕你。” 

        “你这厮张开大口，也来笑洒家。” 



（三）小说人物对话的个性 

        小说人物对话的个性，指的是小说的人物对话不但具有

人物的个性，同时具有人物的生动。 

       请看《水浒传》第23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

虎》，打虎英雄武松与“三碗不过岗”酒店老板的一段对话： 

         “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来筛酒？’酒

家道：‘客官要肉便添来。’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

些肉来。’酒家道：‘肉便切来添与客官吃，酒却不添了。’

武松道：‘却又作怪！’便问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卖酒

与我吃？’ 



酒家道：‘客官，你须见我门前招旗上面明明写道‘三

碗不过冈’。’武松道：‘怎地唤作‘三碗不过冈’？’

酒家道：‘俺家的酒虽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

客人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过不得前面的山

冈去，因此唤作‘三碗不过冈’。……武松焦躁，道：

‘我又不白吃你的！休要引老爷性发，通教你屋里粉碎！

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酒家道：‘这厮醉了，休惹

他。’再筛了六碗酒与武松吃了。前后共吃了十五碗，

绰了哨棒，立起身来，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门

前来，笑道：‘却不说‘三碗不过冈’！’手提哨棒便

走。” 



         以上的人物对话，无不体现了小说人物的性格。

一边是“行者”武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开

朗、毫无戒心，一边是酒店老板的经验丰富、司空见

惯和沉稳老道。 



二、小说的语言风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正如每座建筑都有自

己的设计风格。建筑风格有的华丽、有的朴素、有的小

巧、有的恢宏。人的语言则有的爽朗、有的奔放、有的

稳重、有的矜持、还有的温柔、有的绵密；有的人快人

快语，有的人慢条斯理，有的人沉默寡言；还有的人说

话词汇丰富、生动幽默，有的人说话却枯燥无味、味同

嚼蜡。  



        每篇小说也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因为每个作者和小

说主人公的性格、说话口气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写的小

说，让读者感觉语言似曾相识，没有新鲜感，就是创作

失败了。当过文学编辑的人都曾经批改、审阅过许多小

说来稿，会发现不在少数的作者，所用语言全部自觉不

自觉地掉进一个模子里去，就像中学生做作文习惯用的

那种学生腔的书面语言一样，那哪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说话的语言？所以，为了避免语言运用的失败，就要

努力寻找自己的语言风格，没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时可以

先学习模仿别人的语言风格。 



（一）白描是作家常见的一种语言风格 

        鲁迅的一生，创作上崇尚白描手法。白描就是作家

常见的一种语言风格。什么叫白描？白描就是：以少许

的笔墨达到叙述的精彩。鲁迅最讲究笔墨的节俭，所以

最喜欢用白描的手法写作。请看小说《孔乙己》片段：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

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

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听得一个声音：

“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很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

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

坎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

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

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

的仰面答道： 



“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

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

了！”但这回却不十分分辨，单说了一句：“不要取

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

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

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

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坎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

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 



        读到这里，我们很快可以发现鲁迅的小说语言风格，

几乎是简约到了吝啬的地步。他绝对不写废话，绝对不

把读者当作傻瓜。他强调一切文章都要“去粉饰，勿卖

弄”。又好比他描写北洋军阀时期北京街头的景象： 

        “懒洋洋踱出一个国民来，掘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

布。” 



         一句简洁的白描就把当时国民的惰性和麻木、城头变

幻大王旗的无常和迅速、以及人们无可奈何的应付心理都

表现出来了。“斑驳陆离”四个字，一切尽在不言中。 

        如果让今天的作家来描写会是什么样？保不准又会使

这个世界多出许多文字垃圾来。起码的，关于上面引用

《孔乙己》里的“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这一

句，我们今天的作家可能就要用很多文字大大形容一下秋

天肃杀的氛围和苍凉的境况。鲁迅没有，只有“秋风是一

天凉比一天”罢了。 



（二）细节强调形成的语言风格是生动 

        如果说白描的手法形成的语言风格是简约，那么细节强

调形成的语言风格是生动。这里举“白洋淀派”作家领军人

物孙犁的《藏》做榜样。《藏》是孙犁于1946年写成的短篇

小说，收在《孙犁小说选》里：  

         “（丈夫叫新卯）媳妇叫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

说起话来，像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得快叫得又好听。这个

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一个好

长工。她纺线，纺车像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拍乱响，梭

飞得像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

手甩起，像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 



        婆婆有时说她一句：‘你消停着点。’她是担心她把

纺车转坏，把机子碰坏，把案板切坏，走路栽倒。可是这

都是多操心。她只是快，却什么也损坏不了。自从她来

后，屋里干净，院里利落，牛不短草，鸡不丢蛋。新卯的

娘念了佛了。” 

         我们虽然谁也没有见过浅花这个新媳妇，但通过孙犁

的细节描写，麻利能干的浅花形象生动地站立在读者的眼

前。她使我们联想到根据作家李准的短篇小说《李双双小

传》改拍成电影《李双双》里，由张瑞芳扮演的李双双这

个性格鲜明的农村媳妇角色来。 



（三）与生动的语言风格相反的是稳重 

        不论哪一类型的作家，如果采用稳重的语言进行小说

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叙述，其语言风格一定是徐徐道来，

不急不缓，显得有板有眼。这里举作家老舍的中篇小说

《月牙儿》为例： 

         “是的，我又看见月牙儿了，带着点寒气的一钩浅金。

多少次了，我看见跟现在这个月牙儿一样的月牙儿；多少

次了，它带着种种不同的感情，种种不同的景物，当我坐

定了看它，它一次一次的在我记忆的碧云上斜挂着。它唤

醒了我的记忆，像一阵晓风吹破一朵欲碎的花。” 



         “我记得爸，记得爸的木匣。那个木匣结束了爸的

一切：每逢我想起爸来，我就想到非打开那个木匣不能

见到他。但是，那木匣是深深地埋在地里，我明知在城

外哪个地方埋着它，可又像落在地上的一个雨点，似乎

永难找到。” 

        小说主要情节说的是民国初年，感化院女工宿舍的

地铺上，孤零零坐着暗娼韩月容，望着窗外的月牙儿，

她思绪万千。幼时，父亲死去；8岁时，善良的继父又死

去。母亲只好当暗娼养女儿。后来韩月容也当了暗娼。

曾经调戏她的康先生当了区长，把韩月容抓进了感化院，

她宁死不屈。 



       老舍的小说语言多数是诙谐幽默而生动的，但在

《月牙儿》里，使用的小说语言却是庄严稳重的，从

而表达了老舍对被迫做暗娼的主人公母女的同情和不

平。可见，不仅小说语言的风格多种多样，就是一个

作家的创作也不仅仅只有一种语言风格。 



        总之，作家们总是想方设法追求特殊的语言风格来吸

引读者，加深印象。远的不说，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

期文学阶段崛起的青年作家群，各自的小说风格和语言风

格是不一样的。比如刘震云《塔铺》的朴素，池莉《烦恼

人生》的平实，何立伟《白色鸟》的凝练，莫言《红高

粱》的诡谲，程乃珊《蓝屋》的贵族气，刘恒《伏羲伏

羲》的泥土味，以及梁晓声、王安忆、陆星儿的知青小说

的“知青气息”，都给那个时代的读者留下难忘的记忆。 



三、小说的人物语言 

        小说的创作语言主要分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两种。 

         俄国著名作家契珂夫说过，诗和小说都使用语言，

但两种语言各不相同。他应该指的是诗歌以抒情为主，

小说则以叙述为主，所用语言自然是各不相同的。而小

说语言本身又分作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两种。前面提到

的《水浒传》写“花和尚”鲁智深一段，就包含了这两

种语言。 



        “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涌上来，跳起

身，口里道……”这是小说的叙述语言。 

        “（智深）口里道：‘俺好些时候不曾拽拳使脚，觉到

身体都困倦了，洒家且使几路看。’”这是小说的人物语言。 

        一篇优秀的小说，一定具有这两种语言，而且两种语言

同等重要。这里重点阐析人物语言。因为优秀的小说总归是

写人的，人物语言运用得当，自然使小说增添异彩。因为语

言是人物心灵的窗口，人物说的话总是间接反映人物的心理、

情感、思想和行为。人物的讲话、对话写得成功，可以直接

展示小说的主题。 



        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第一成功的就是小说的叙

述语言和小说的人物语言同等出彩。这也是中国古典小说

的特点和长项，《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

《西游记》《老残游记》等无不如此。凡是流传不衰的经

典小说，它的人物语言风格一定超凡脱俗、与众不同。 

         所谓人物语言，讲究性格，其实就是讲究性格语言。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性格，如果你把人物的性格语言写

好了，这方面功夫到家了，小说就基本成功、完美了。下

面列举几种小说人物不同的性格语言为例，用事实说话。 



（一）圆滑的性格语言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第3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

黛玉抛父进京都》里，作者这样描写“凤辣子”王熙凤的

出场：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

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

样标志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

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

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

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 



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

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

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她

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

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

过学？现在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

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

诉我。’” 



        从以上的一段人物性格语言表现，读者不难发现王

熙凤的圆滑老练、见风使舵和邀功请赏的表演技巧。这

种类型的人物在社会上、生活中实在并不鲜见。 



（二）泼辣的性格语言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第68回《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里，作者这样描写“凤辣子”王熙

凤为丈夫贾琏“娶小”——在荣国府外私养尤二姐一事，

她带人往宁国府尤二姐的姐姐尤氏（贾珍的第二个老婆）

处撒泼大闹： 



         “这里凤姐儿带着贾蓉走进上房，尤氏正迎了出来，

见凤姐气色不善，忙笑说：‘什么事这等忙？’凤姐照

脸一口吐沫啐道：‘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只往

贾家送！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

不成！你就愿意给，也要三媒六证，大家说明，成个体

统才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国孝家孝两重在身，

就把个人送来了。……如今咱们两个一同去见官，分证

明白。回来咱们共同请了合族中人，大家见面说个明白。

给我休书，我就走路。’一面说，一面大哭，拉着尤氏

只要去见官。” 



         说起来，尤二姐与妹妹尤三姐是尤氏的继母带来的两

个女儿，与尤氏既不同父也不同母，严格讲贾琏偷娶尤二

姐做妾也与尤氏毫无关系，王熙凤却胡搅蛮缠、泼皮耍赖。

可惜尤二姐嫁给贾琏后，硬是被王熙凤逼得吞金自杀了；

而尤三姐原想嫁个清白的丈夫柳湘莲的，也没嫁成，愤而

用剑自杀了。可怜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尤氏姐妹就这么

被龌龊的荣宁二府的几个狗男女祸害了。 

         总之，从以上的这段人物性格语言表现，读者又看见

了王熙凤性格中的泼辣凶狠、蛮横刁钻加醋海翻腾的另外

一面。 



（三）粗野的性格语言 

          在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里，老舍通过一

段虎妞粗野的性格语言来表现虎妞对祥子的爱。“虎妞

对祥子说： ‘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是怎的？

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连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

看看！’她把酒盅端起来，灌了多半盅，一闭眼，哈了

一声，举起盅儿：‘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 



四、人物语言的口语化 

         本来，小说里用语言描述语言是简单快捷的，但也存

在一个大的难题，就是写人物的讲话——口语不好写。因

为你这是在即兴创作，却又不能完全由着作者的偏爱自己

做主，所写口语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客观场景以及读者

的心理感受。小说人物语言的口语化如果掌握不好，就会

变成读者讨厌的文绉绉的书面语言。某文学编辑曾经在审

稿中看见这样一篇作者的小说来稿。其中有一个情节是一

个生产大队党支书向手下的生产队长描述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未来美景。这位党支书满嘴的形容词，句句都是书面语： 



         “到那时候你会看见，大块的良田稻浪翻滚，灌溉

的水渠就像人的血管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美景！

” 

        这是口语吗？这是一个农村大队党支书说话的语言

吗？显然不是。我们许多不成熟的作者就是喜欢这样自

以为是地替小说中的人物“说话”，越俎代庖。所谓语

言的口语化，就是多用民间语言，多用乡间俚语，多用

各地的方言“土话”，使小说的人物生动鲜活起来。中

国文坛“山药蛋派”领军人物——山西作家赵树理在这

方面是一个典型代表。 



（一）小说《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省

沁水县嘉峰镇尉迟村人，中国现代小说作家。赵树理的

成名作，是在1943年5月创作的一万多字短篇小说《小二

黑结婚》。这篇小说之所以轰动全国，就是科学巧妙地

运用了大量山西的本地方言，增添了幽默、诙谐色彩。

如“不宜栽种”“恩典恩典”——塑造了前庄“二诸葛

”（小二黑父亲）的迷信、迂腐形象。又如“米烂了

”“看起来好像下了霜的驴粪蛋”——塑造了后庄“三

仙姑”（于小芹母亲）的泼赖、臭美形象： 



         “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

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

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

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 

        再加上赵树理灵活运用给小说人物起绰号的手法，

如“二诸葛” “三仙姑”“小二黑”等，使小说人物立

刻生动活跃起来，让读者觉得在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存在，立刻就会产生亲切感，产生认同感。作家要向赵

树理学习小说人物语言的口语化，就要去读赵树理的小

说《小二黑结婚》，来揣摩个中奥妙： 



         “刘家峧有两个神仙,一个叫二诸葛,一个叫三仙姑

。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

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

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

。” 

        接着，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里形容女主人公于

小芹的俊美：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

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

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

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 



         而形容男主人公小二黑（大名刘二黑）呢？赵树理在

《小二黑结婚》里这样描写：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

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

只在刘家峧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那一村，妇

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无论是描写俊秀的姑娘于小芹，还是描写漂亮的小伙

小二黑，赵树理都采用的是山西太行山区的群众口语化语

言。立刻使小说塑造的人物活灵活现地站在读者跟前。为

此，1966年，赵树理把故乡比作他的“初级语言学校”： 



          “我的语言是被我的出身所决定的。我生在农村，

中农家庭，父亲是给‘八音会’里拉弦的。那时‘八音

会’的领导人是个老贫农，五个儿子都没有娶过媳妇，

都能打能唱，乐器就在他们家，每年冬季的夜里，和农

忙的雨天，我们就常到他家里凑热闹，在不打不唱的时

候，就没头没尾地漫谈。往往是俏皮话联成串，随时引

起轰堂大笑，这便是我初级的语言学校。” 



（二）南方语言“口语化”的局限 

        说到南方语言“口语化”的局限，以福州方言为例

。福州方言中有许多“土话”也非常生动幽默，很是优

秀，只是与南方多数方言、“土话”一样，不好翻译运

用到小说创作中去。福州多数方言、“土话”不像北方

方言、“土话”那样，全国读者基本可以看得懂，可以

融入小说语言中。 



        如福州人喜欢吃海鲜，贝类的产品也很丰富，所以

福州人买海鲜都喜欢问：“艾千马（会鲜吗）？”回答

总是：“野千啊（很鲜啊）。”还有在福州，即便今天

，上学仍然叫作“去斋”，下课仍然叫作“落堂”。可

惜外地人都听不懂，便不好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去。其他

福州方言如“楞蛏”，说的是“调皮”。“力落”（应

为“利落”），说的是做事麻利。“裂罅”，说的是“

裂缝”。等等，也都很形象。还有“拔稍尾”、“野霸

”、“好高瘌”，三句话把福州一部分人的性格特征抓

住了：好高、吹牛、霸道、事后诸葛亮。 



        可尽管福州方言确实生动无比，但是由于福州方言和

“口语化”太难听懂，无法在全国流行，也就无助于文学

创作。 

        总之，关于小说语言的基本功能、小说的语言风格、

小说人物的语言风格、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等，你只有真正

掌握了其中的窍门，才能写好小说。而运用好小说的两种

语言，发挥好小说人物语言的风格优势，才可能写好小说。 




